憶事    第三名
楊芷瓔
　　看著螢幕上的簡報認真做筆記，壓在桌面的紙張有些不平穩。簡報停在一張圖片，一條馬路上有三個行人……一場剛用完餐的會議總讓人昏昏欲睡，翻開講義一看是條暗紅色的橡皮圈，隨手移開妨礙的雜物，那應該是剛才吃便當所留下的。微暗的會議室靠著投影機的燈光，打著那條橡皮圈，又漸漸把視線放回前方，手卻拿起那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物件開始把玩，突然沒有了睡意。
一條橡皮筋，有父親的記憶。想起父親曾用簡單的幾條橡皮筋就把我逗得開心，那談笑聲還在，畫面依然清晰──用左手食指與拇指撐開，用著右手勾出一個三角形。一拉，成了一隻小馬，縱使可愛，但卻是個錯誤的步驟。放掉，再試，成了玩圈圈叉叉的九方格。放開其中，成了迴力鏢。若不放，再扯，就成了一顆閃耀的星星。拉下，一隻翩舞的蝴蝶出現。最後一放，一開，成了把剪刀了。

每每玩起這個遊戲都想起父親，他教我時的神情、用橡皮筋逗我的用心、細心教導的呵護……單純卻美好的小遊戲，我童年裡，親愛的好父親。

現在，勾成三角形的家庭，缺角成了隻小馬，小馬誤入歧途，走入抉擇的九宮格裡，驚慌亂竄，擾亂了陣法，以為散了，它卻是一記有力的迴力鏢，打回自己身上，痛得冒星的腦袋，眼前飛出許多美麗的蝴蝶。突然，一把剪刀，剪斷了一切：斷了韌度的橡皮，失去包容；缺角的三角形，喪失溫度；失去方向的小馬，回不了家；破碎的格子成了迷宮，寸步難行；沒有平衡的迴力鏢，缺逝所需的支力點，崩落了不止一場夢；減光耀色的星彩，讓入夜的天更黑更冷冽；蝶兒斷了翅膀，而牠的疼痛誰來撫慰。

好父親，也成了曾經。好丈夫，亦成了過往。太多的detail，只剩下低調的低落。現在的你，好嗎？只剩下問候。那把銳利的剪刀，下一個目標要剪向自己。那就讓它剪吧，就讓它盡情的揮灑吧。那麼我的未來呢？沒有未來的打算。我只知道，同樣的憶事，我勉強了……
如果路上只有三個人，一個是傻子，一個是瘋子，一個是騙子。傻子二話不說把自己的橡皮韌度給剪斷，倒了。瘋子在瘋癲之中衝去擋下了失控的小馬，殘了。騙子堅持走入沒有出口的迷宮願意繞上一輩子，累了。那麼他們三人的未來呢？
親愛的，我的父親呀，孩子是長大了，卻沒有忘記你的懷抱。
